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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信會傳道人司布真，以及他所參與的反對人稱之爲“降格”的自由主義的鬥爭。”
　　 “降格爭議”涉及的主要問題：
　　 司布真勇敢地遵從了那“要爲從前一次交付聖徒的真道竭力爭辯”的命令，儘管他恨惡爲爭論而爭論，然而他把抵制在福音派（特別是在浸信會聯盟）中人所能見，從保守的基督教真理中後退的傾向視爲己任。
　　 司布真審視在抗羅宗教會內部日漸升起的高等批判運動，他很不情願，不得不開口捍衛真道。在這場爭論中事情是怎樣發展的，有哪些主要問題？十九世紀科學，哲學，語言和歷史都錄得許多的進步，可以說另外一次的文藝復興正在形成，許多人開口表達對事物準確和進步的新的關切。
　　 然而在這場前進的努力中，已經建立起來的基督教教條開始受到公開的質疑，甚至被人否認；古來的來源被批判性地加以審查，傳統上爲人接受的東西落在人的查驗之下。在福音派內部存在著一種看法，就是如果其他領域可以取得進步，那麽爲什麽教會內部不可以進步？我們的屬靈認識爲什麽要保持靜止不動？
　　 那些舉起所謂進步旗幟的人願意對聖經內容採取一種不那麽嚴格，更少批判性的態度，在司布真身爲成員的浸信會聯盟裏，有幾位領袖人物存在著一種越來越明顯的傾向，他們改變強調堅持點，離開那古舊的福音。
　　 這並不令人感到驚奇，因爲在這時候，在達爾文所著《物種起源》一書中所宣揚的進化論在各個方面都開始受人注意。另外，大不列顛正看到德國高等批判運動的入侵，它懷疑聖經的準確性和可靠性。許多傳道人被帶領走上歪路，進到無用的辯論和空談的裏面，而這一切都是在進步的名義下進行的。
　　 儘管許多教義，比如永遠的懲罰，基督的神性等受到了質疑，但超越其他一切的主要問題是聖經是否爲神默示，是否可靠。聖經作爲不死的神無誤的話語，作爲信心和行爲唯一的準則正受到攻擊。這場爭論的名字來自這個事實，就是那真正的聖經神學，由聖經塑造，蘊藏在聖經中的抗羅宗信仰，正處在“降格”之中。
　　 主要的爭戰方：
　　 作爲一個熱愛神和他的真理的人，司布真不能繼續保持沈默。當他察覺到這樣的光景時，他被迫要採取公開的行動。他開始給浸信會聯盟寫信，要求聯盟採納一種福音派的信仰宣言。到那時爲止，加入聯盟的唯一條件就是人要相信成年人全身浸入受洗。司布真意識到，面對向福音發起的進攻，這個要求是何等不足。
　　 因著聯盟對那些削弱聖經真理的人不採取紀律措施的緣故，他的請求就越顯得重要。納塔爾主教科連索於1862年在南非因著攻擊摩西五經的真實性而被革職。然而當他回到英格蘭的時候，人們卻沒有堅持說他被革職是正當的。
　　 司布真寫道：“神的話語在這個世代是一件小事；一些人甚至不相信它是受到默示的；那些宣稱敬畏它的人樹立起其他的書籍，作爲對它的一種對抗。嗨，現在有地位極高的教會顯貴寫文章反對聖經，然而卻能找到主教爲他們辯護。”
　　 新派神學有許多的支持者。它在公理會裏頭占了主要地位。戴爾公開宣告反對罪人永遠受懲罰的教義。他選擇了永滅論。更加傷害的是他採納了一種立場，就是在教義上接受基督的神性，這對得救的信心來說並不是必要條件。他宣稱，如果我們摒棄聖經無誤這古舊的信念，基督對於我們也沒有迷失。戴爾是如此厚顔無恥，以致他對一群牧師宣告：“我們之間現在沒有權威加以阻隔——在你和我服事的會衆，和那正是神的真理的他之間沒有權威置身其中。”
　　 侯頓和麥肯南是戴爾的支持者。他們很狡猾地把教條說成是一種終極的聲明，教義則是某種不斷進步的事情，就這樣把兩者分開。他們宣稱我們應當保留教義（因爲它是受人影響的），而拒絕教條。侯頓以“進步”的名義拒絕的其中一條教條就是聖經是神所默示的。
　　 司布真不能接受這一切。如果聖經降服在那僅僅是人的隨意思想之下，那麽信仰就變得極爲危險地充滿主觀性。他寫道：“現在這變成了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那些堅守從前一次交付聖徒的真道的人在和那些離開，接受了別的福音的人來往要到哪個地步。基督徒相愛是有根據的，分爭是嚴重的罪，應當避免。但是我們和那些離開真理的人結盟有多大的正當理由呢？”
　　 對司布真來說情況到了危急的地步——真理受到攻擊，照他的判斷對方已經是偏向“別的福音”了。
　　 在盡最大努力警告和呼籲那些浸信會聯盟內部在位的人，特別是它的秘書布斯之後，司布真於1887年10月28日退出了該聯盟。他的理由是聯盟寧願要宗派的和睦而不盡對付謬誤的責任，因著對罪的容忍，這使得基督徒的退出成爲無可避免的事。
　　 他的立場不可動搖。在《軍刀與鏝刀》雜誌上他對此事講得十分清楚：“相信基督贖罪祭的信徒現在與那些輕慢這點的人公開結盟；相信聖經的信徒與那些否認完全默示的人結盟；那些持守福音教義的人與那些稱人的墮落是一個故事，否認聖靈的位格，稱因信稱義是不道德的，堅持死後還有另外一個機會的人公開結盟。……我們莊嚴地確信，我們不應該假裝有相交。與顯露出來，重大的錯誤相交就是在罪中有份。”
　　 後來他寫道：“我希望全體基督教界明白，我向聯盟全部的要求就是它要建立在聖經的基礎上。”
　　 從這場爭議中學到的功課：
　　 爭議本身從來就不是令人愉快的事情，但就好像所有其他爭戰一樣，神呼召教會戰鬥——“在你們中間不免有分門結黨的事，好叫那些有經驗的人，顯明出來。”（林前11：19）每一位信徒應當牢記在心最大的教訓就是要預備站在破口之中，不爲敵人的猛烈進攻所嚇倒。儘管世人都要跌倒，但基督徒要宣告和捍衛真道。司布真因爲涉及到這場爭議當中而健康惡化，然而他不願沈默不語。
　　 “我因信，所以如此說話。”（林後4：13）我們越蒙恩賜，對我們在前線進入陣地的呼召就越急迫。司布真看到這點，他忠心地服從。
　　 儘管相對而言很少人站在司布真一邊，然而他沒有被嚇倒。真理一定要被證明爲正確，現在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位真理捍衛者的正確。我們這些今天的基督徒感激他面對邪惡浪潮的勇敢。那麽我們豈不也是蒙了呼召去同樣行，與敵人爭戰，放棄舒適和受人尊敬嗎？
　　 在這場爭戰最激烈的時候，司布真所講的話值得我們思考。“不管是浸信派教會，或者聖公會，或者長老宗教會，只要錯誤偏離了基督的道路，它對我們任何人來說就根本算不上什麽；我們所關心的是基督，以及基督的真理，我們要越過人所造的一切障礙，加以跟隨。”
　　 司布真偉大之處在於他看到，即使他自己要與他自己的宗派脫離關係，只要真理這樣要求，他就會這樣做。許多時候我們看到自己在捍衛我們自己的宗派，醜陋的，所有的我們都捍衛，而不停下來思考我們自己的宗派可能根本就是錯了。
　　 還有，司布真不願意“把維護真理降服在維護宗派的興旺和合一之下”。真理比合一更重要，因爲真正合乎聖經的合一（那得神歡喜的合一）總是圍繞在他的真理周圍的。合一不是一群人同在一個屋檐下；它是一群人堅持、認信同一個真理。當基督徒相信，順服同一神的話語時，合一就顯明出來了。這是和我們今天相關的功課。
　　 司布真高舉旌旗的時候，絕大多數的人滿足於維持現狀。如果他們正巧在浸信會聯盟內，儘管他們看到了裏面的罪惡，他們是不會退出的。那使大部分的人留在司布真正確離開的聯盟內的原因是，他那個時候大多數的浸信會信徒認爲他們的教會有一個全國性的機構，這對他們的好處來說至關重要。差傳和許多其他的活動是通過聯盟的渠道進行的，一家浸信派教會脫離聯盟還怎能生存？這個問題是在許多人的腦海裏的，但司布真堅信向神忠心（儘管這實際意味著不再如此受人歡迎，也許“成功”的機率低了）比“生存”更重要。
　　 成爲一個會帶來安全和受人承認的大機構的會員，這並不能保證我們可以維持一種與衆不同的基督徒品格。要“做大”，一家機構就不得不預備把那些構成正統基督教信仰的內容減少到最低點，還要採取一種“愛”，使人不願意去質疑任何宗派在神面前的立場是否純正。司布真準備好（儘管他是抱著最好的願望）挺身而出，被數算（全部人裏唯一的一個），而不願意迷失在一大群的不信當中。
　　 司布真他自己給了我們選擇，我們這個時代的人認真思想以後可以加以學習。他寫道：“對基督徒來說，和不傳講基督的福音的牧師聯繫在一起，結盟，這就是招致定罪。”
　　 “一個不管它的成員教會是否屬於共同信仰的聯盟是沒有盡到任何聖經所講的功用。”
　　 “維護宗派的組織機構，而它卻無力對異端實行紀律，這樣的做法不能以維護‘基督教的合一'爲理由而得到認可。”
　　 “破壞教會合一的是謬誤，留在一個縱容謬誤的宗派聯盟裏就是支援分裂。”
　　 當司布真退出浸信會聯盟，從方方面面看他都是行了一件分裂的事。但事實上那些留在聯盟內的人，不爲他們的不信悔改的人，是在分裂上有罪。司布真的其中一篇題爲《分開而非分裂》的文章中闡明了今天很多人都沒有看到的這一點：“與對基要錯誤的放任縱容，或者不把‘生命的糧'給正在滅亡的靈魂的做法分開，這不是分裂，而只是真理，良心和神對所有要被神視爲忠心的人的要求。”
　　 “降格爭論”也給我們教訓，要小心實用注意。慕雷解釋說，“降格爭論”是“表明了許多牧師以更寬容的政策會獲得更大的好處爲理由，爲他們不採取堅定的行動辯護。這是那些同情司布真的關切，但對他的退出表示遺憾的人的態度，他們把這件事情和假如他留在聯盟內部可能施加的影響力作對比衡量。”（《被遺忘的司布真》第160頁）但司布真駁斥他們在道德上的懶惰，他問道：“你我和以犧牲真理爲代價，來維持我們的影響力和地位有何相干？爲了得到可能最大的好處而去犯一些小小的錯誤，這從來就是不對的……你的責任就是做正確的事情：結果是在神的手中”（《被遺忘的司布真》第161頁）。這是何等正確……然而我們是多麽容易落在這個試探中啊！
　　 事後看，衡量這場爭議的發展，我們意識到司布真是何等如英雄般勇敢，他是何等接受從上頭而來的智慧的引導，而不是被世界的哲學所左右。
　　 我們是多麽需要留心他的建議：“如果犯一件罪可能使我的用處增長十倍，我沒有權利去這樣做；如果一件義行可能看上去要摧毀我所有表面上的用處，我仍要這樣做。儘管天塌下來，你我要做正確的事，無論後果如何，都要聽從基督的命令”（《被遺忘的司布真》第162頁）。
　　 像司布真一樣，我們一定要避免那使神受辱的耶穌會一般的狡辯。
